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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作品中的正向价值建构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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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贾平凹的作品视野广阔,大多以平实普通的笔触描写现实生活,直面人性,生动形象地

描述了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迁移及其发展趋势。其作品既隐约透露了其批判现实的人文情怀,更
寄予了其重建当代文化的理想,对于理解民族生存环境变化及民族心理导向等,均有着极大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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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的人生体验,使贾平凹形成了不同于同时

代其他人的写作方式。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动物、
景物、民俗等意象形象丰满,展现了其对自然、文化、
社会、人性的深层思考。在这一虚拟世界里,贾平凹

既隐约透露了其批判现实的人文情怀,更寄予了其

重建当代文化的理想。[1]本文拟在分析贾平凹作品

创作主题的基础上,从现实观照、人文情怀和当代文

化重建等层面,讨论贾平凹作品中正向价值的建构

及其所体现出的现实意义。

一

贾平凹的作品,展现了中国社会随历史变迁而

产生的种种变化,以及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激烈

碰撞。当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是贾平凹作品的主要

主题。
贾平凹作品多以现代都市为背景,以小见大,以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迁、冲突、磨
合,映射伦理主题和时代特征。因此,都市及都市价

值观,成为其作品主要的表象符号和叙事元素,两者

互相交织,共同建构了其作品题材、情节和主题。其

作品中看似混沌而又荒诞的情节设置,往往呈现出

新旧文化转型期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彼此碰撞。在

形而上学的精神世界里,《废都》中唱民谣的老者,以
及以棺材为床、阴阳不分的牛老太太与那些牛,共同

构成了冷静、理性、超越生活表层的阴阳生活图景。
藉此,贾平凹尽情展现了城市文化生态的弊端,现代

城市文化和当代城市精神的颓废与坍塌,及其与精

神世界的背离。在《白夜》中,作者将批判当代中国

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的笔触,深入到了人的精神层

面,试图藉此从根源上找到都市价值的本质。贾平

凹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群生活在城市底层的边缘人

的浮躁、落寞、惆怅和辛酸。他们在城市的昼夜交替

中,起伏沉浮,亦真亦幻。这种形外神内的象喻性,
虽然不免晦涩荒诞,却无疑更加深邃。

传统小说大多依循历史时间,展开循序式、头尾

俱全的线性叙事,而贾平凹作品的叙事,并不拘泥于

历史年代与具体时间的真实,呈现出大的时间架构。
其《老生》中情节的叙述时间是模糊的,读者只能通

过其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推断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
这一叙事方法的运用,使其能在情节的推移中,了无

痕迹地描写社会变迁。于是,正阳镇、老城村、过风

楼镇、当归村这四个乡镇空间中所发生的故事,以及

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生老病死

等,便得到了清晰的呈现。需要指出的是,使小说文

本叙事得以突破传统线性时间观的叙事方式而发生

变形的关键,还在于其故事是由一位有着超越族群、
历史、时空的神秘的丧歌唱师来叙述的。惟其如此,
在其跳跃思维和强大主体意识的不自觉渗透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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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叙事方式才能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历史和社会的

变迁。从最早的商州系列中的《浮躁》《商州》,到最

具代表性的《秦腔》,再到《古炉》《带灯》,小说人物身

上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都是作者自己的喜怒哀

乐。作者希望通过这种情景化的表述方式,表达自

己深深的生存焦虑感。在其笔下,在商品经济大潮

的强烈冲击下,传统道德观念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维
系了人们数千年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仿佛在一瞬

间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在商州故土,以往熟悉的人

情味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幕幕人性丑

剧、闹剧,曾经淳朴干净的故土家园远了;而更为可

悲的是,故土家园一旦消失,必将再也无法找回。很

显然,只有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深刻映照之下解读现

代性命题,才能够看得见真正的人民大众,才能够看

得见跳动清晰的文化脉络走向,贾平凹的小说正是

如此。
贾平凹的作品,以表现平实普通的民众生活为

主。其作品中所描写的巫术、风水、五行、八卦、戏曲

等民俗现象,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底层人民平实普

通的生活面貌。[2]要在作品中达到展现中底层人民

平实普通的生活面貌这一目的,大多数作家都会以

激烈的矛盾冲突作为故事情节的转折点,通过深入

挖掘人物情感来构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贾平凹的

作品,则是通过彰显人们的心灵世界,以展现平实普

通的民众生活。在他的笔下,古老的商州有着别样

的风采:雕梁画栋的门楼,高亢嘶哑的秦腔,香喷喷

的羊肉泡馍,热闹闹的庙会。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贾平凹笔下的西北人民聪慧而拙厚,风情醇厚而不

混沌,就像苍茫的秦川大地一样,厚重而保守。一言

以蔽之,其作品并不过度追求精致的情节描写,而是

试图通过描画琐碎的生活事件,平实地呈现真实的

小人物的情感,以展现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风貌,彰
显时代精神。

二

贾平凹作品往往以改革开放时期为背景,因此,
围绕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以及城乡冲突,让现代

性命题横略中国的乡土大地,俯视生活于其间的农

民,以展现其坚韧的品格和美好的憧憬,就成为贾平

凹作品的努力方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贾平凹的

多部作品,都展现了现代城市与都市快速消费时代

下的价值观,并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引发人们对

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文明的深刻思考。[3]这一意图,在
其《玻璃》中显得尤为明显。《玻璃》的情节设置十分

简单:王有福撞碎了一家外资酒店的玻璃,自己虽受

了伤,却仓皇而逃;酒店贴出告示愿意赔偿王有福,
“我”试图劝说王有福趁机勒索酒店,但王有福却生

怕遭到反向赔偿,最终黯然离开。在简单的情节中,
通过现代化大酒店和传统茶馆这两个意象,贾平凹

将现代及传统这两个概念具体化了。“我”只是为了

金钱才去找王有福,王有福的两次逃跑也是为了金

钱,而文本中不多的几次人物对话也都是围绕金钱

而展开。这已然充分表明,现代社会的金钱观已经

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价值观正在人

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在《腊月·正月》中,贾平凹

则通过主人公韩玄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思传

统文化的进步性和落后性,并借此批判广泛地存在

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懒惰心理,认为其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时代的发展。从这一层面而言,贾平凹的

作品,给人一种厚重的入世感。这里所言的入世,不
仅指其作品本身密切地观照现世问题,能够从小说

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与现实世界一一对应的焦点问

题,也指其过于沉迷于聚焦到具体的现代化命题。
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因为贾平凹小说特

色鲜明的整体框架和人物安排,便于引导读者从中

发现现实生活的影子,而其借助或简单或精巧的情

节设置所表现出的传统渐渐被异化的命运,以及现

代生活物化的价值观给人性带来的压迫的激烈冲

突,则更易引发生活于现代价值观下的读者的反思。
正是在传统与现实的对比反思中,贾平凹的作品彰

显出了厚重的人文情怀。
贾平凹作品人文情怀的彰显,不仅依托于作其

品的整体框架和人物安排,同时也依托于其作品中

神秘意象的建构。从创作心理角度来看,贾平凹在

其作品中所精心打造出来的很多神秘意象,是为了

刻意强化作品的陌生化审美效果;而从其创作目的

来看,其作品中的神秘意象,正是其借以观照现实,
彰显其人文情怀的特殊载体。从本质上而言,这些

意象虽然显得十分神秘,但仍然是基于写实而产生

的。这不仅因为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非常多的

神秘因素,也因为传统文化本身就存在着巫道文化

因素。商州本地就有神秘的八景十观,更兼深受楚

文化的影响,商州民间有较浓的巫文化意识。由于

群山环绕,环境闭塞,历史的惰性力在这里显得特别

顽固,因此,当地百姓习惯于凭经验探索生活,靠迷

信祈求来年。因此,贾平凹商州小说中带有强烈的

巫鬼化色彩。《古堡》中张老大的矿洞重新开掘,“说
是要在矿洞‘红场子’哩!”“红场子”是商州风俗,即

·75·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7年09月

轰赶阴鬼霉气。《故里》较仔细地描写了道姑捉鬼的

场景:“在西厦房中摆设了道场,让看病的香香静卧

炕上,让黄表纸符贴在额上”,“道姑在案后默念许

久,就又绕着案桌跳着念咒”。这些细节看似神秘,
实际上极其切合生活实际。《古堡》中则多次写到了

云云同奶奶已故亡灵之间的真实对话。“奶奶说:
‘今日把饭多做些,你娘要回来的。昨儿夜里,她回

来了,就坐在灶火口,和我说起你的婚事。’”作者表

面上是在写鬼,其实是在写人,写人的顽固保守奸

诈。神秘意象的建构,在增进作品神秘性的同时,更
增进了作品的历史文化积淀。由此,贾平凹笔下众

多神秘而又混沌的意象共同构成了一个神禾原,生
活于其间的人们敬畏自然,怀着虔诚的信仰,拥有真

善美的品格,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气。这里文化自

由,思想开放,天、地、人和谐相处。

三

贾平凹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冲突的认

识,历经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浮躁》中,贾平

凹在初步抓住时代变迁给农村带来的阵痛并试图将

其描述出来的同时,开始审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以
及转型时期如何面对现代文明浪潮的冲击等问题。
在《白夜》中,贾平凹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其所塑造的汪宽这一人物形象,
便是这一意图的形象呈现。汪宽拥有传统社会所公

认的所有美好品格———刚正不阿、善良诚挚、乐于助

人、重情重义,但随着情节的不断推进,他却被人们

视为异端,人人都不理解他。他患病时身上所掉下

的牛皮癣,恰是传统文化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

最好的讽刺。《废都》的出现,标志着贾平凹对传统

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冲突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在意识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所存在

的冲突的同时,痛感传统文明的丢失。对现代文明

本质的认识,对城市文明的焦虑,使贾平凹小说具有

了深刻的批判精神。在《高老庄》中,贾平凹开始尝

试揭露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冲突的本质,并试

图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融为一体,以在一定层面

上提升传统文化。[4]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贾平凹的诸

多努力,能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回归乡土,回归

单纯质朴的乡村文化。
在深入认识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剧烈

冲突后,贾平凹开始尝试重建当代文化,而承载这一

实践的代表作,则是其所创作的《秦腔》。《秦腔》以
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
民的生存状态,通过一个叫引生的“疯子”的眼光,书
写了对农民沉重的负担、农村耕地的丧失以及农村

文化的失落所寄予的深层忧虑与深切同情。作者以

凝重的笔触,解读中国农村20年的历史,集中展现

了乡村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巨大而深刻

的变化。《秦腔》堪称完整展现城市化快速进程中传

统文化流失的经典作品。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

之一,吼秦腔是西北人表达快乐,倾吐悲苦的特殊方

式,而《秦腔》则是有关中国农村20年来的变化的一

部大戏。在小说中,秦腔既是一种文化意象,也是传

统文化的象征。有了基本民俗作为基底,贾平凹所

欲彰显的传统文化便具有了真实性。因此,小说中

秦腔的消逝,便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没落消亡。从这

个意义上说,《秦腔》无疑是为传统文化的流失而唱

出的一首挽歌。但贾平凹在为传统文化的流失而扼

腕叹息的同时,并没有无所适从,而是将如何重建当

代文化的伟大蓝图贯穿于作品始终,以重拾几千年

传统文化的自信。[5]在作品中,贾平凹既清楚地意识

到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脆弱性与不适应,同时又真

切地感受到了城市化进程过快而带给人们的不堪。
正是这种矛盾性,形成了独具贾氏特色的非理性精

神;而这一非理性思维,又使得读者能在阅读作品中

回归本真,体验最原始的道德自觉。贾平凹对传统

文化的思考是深刻而又缜密的。这一点,无论是在

作品中那个奇特混沌的虚拟世界里,还是在现实中

当代作家如何从文化废墟中解答传统文化何去何从

的态度上,都能见得十分清晰。正是在这一层面上,
贾平凹的文化思考具有了特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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